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画笔绘山水，匠心筑诗境——试论王维山水诗的审美特征
    王维是盛唐的山水诗的代表人物，他后期的山水诗成就很高，人们习惯把他与当时的山水诗高手孟浩然并称是很有道理的。早在唐代天宝年间，有人对他的山水诗就有“在泉为珠，着壁成绘 ”的赞言。到了宋代，大文豪苏轼又称“味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，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”从此，“诗中有画”便成了对王维诗的定评。

王维的山水诗的诗情画意，表现在多方面，体现着王维对诗的审美要求：画技入诗，创造诗画水乳交融的艺术画面；动静互见，平易之中见细腻；描形绘神，追求神形兼备的诗歌意境；生华妙笔，巧布画面色调寄诗情。

王维的诗歌，体现着诗情画意，我以为，这种诗情画意，表现在多个方面，它体现着王维对诗歌的审美追求。

1、 画技入诗，创造诗画水乳交融的艺术画面

    诗与画作为两种艺术形象，他们的本质特征是不尽相同的。陆机说：“宣物莫大于言，存形莫善于画”（《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》307页）。陆机一语道出了诗与画的根本区别：“宣物”与“存形”。虽然诗画本质不同，但他们有相通之处。古希腊人西摩尼德斯指出：“画是一种无声的诗，诗是一种有声的画。”（莱辛《拉奥孔》第216）。诗与画既有区别，又有联系，在王维的山水诗中得到了很好的处理。

    中国古代绘画，讲究画面自然景物和谐配合。王维的诗歌在结构方面善于经营位置，诗歌中描绘的画面中，能够将处于分散状态中的自然景物和谐有序地组合成一个艺术整体。如《山居秋暝》一诗，首联的“空山新雨后，天色晚来秋”扣住题意，从总体上写雨后的山居秋暝。上句写“山居”，下句写“秋暝”。“空山”二字，笼罩全诗，既表示雨后山中空寂无人，又表明秋雨初晴，山中处处空旷怡人，从而为整个画面基调做了规定，涂抹了底色。中间两联，取景典型，把通过多种感官汲取而来的物象错综有致的配置于画面之中。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从空中落笔，写景自上而下；下句从地面着笔，写景自远而近。“竹喧归浣女”莲动下渔舟。”上句写岸上，下句写水中，此联于“空中”的背景上点缀了人物活动，于空寂之中平添了活泼的生活气息。这两联中，明月与松树，清泉与山石，竹林与浣女，莲花与渔舟联结成一个个意像群，就构图而言，这些意象如巨幅画卷中的一个个精彩的细部，他们从不同侧面显示了山居秋暝的特征，即空寂而不死寂，幽静之中充满着生机。

    中国的古代绘画，讲究点、线、面虚实等关系的处理，也注意了从远近、高低等不同角度构图。这些特技，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运用的十分成功。如《送邢桂州》中“日落江湖白，潮来天地青。”两句诗有日；有线；江与潮；又有面：天与地，与潮。诗人运用多变的视角，把点线面糅合在一起。“日落江湖白”是由仰视到俯视；“潮来天地青”是由平视向仰视和俯视滑动。这样看去，景物层次分明，既渐渐近来，又层层推开，太阳是远景。江湖是中景，白色是中近景，潮来是中远景，近景，中景，远景兼而有之。这些横线条使整个画面显得宽广，深远。没有落日这个点，就看不见线条状的江和潮，也看不清天地这些面及面上之色；没有江这条线和湖这块面，天地这两块面也不会因为空间被潮所占而暗淡下来呈青色。对立的点、线、面结合得如此妥帖，读之犹如观赏一幅巨大的山水画横卷，让人领悟到雄浑壮阔之美。如《使至塞上》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等诗句有同工异曲之妙。

     我国古代绘画，还特别讲究虚实，远近，大小景物的处理，王维的诗也运用了这些画技的技巧，把虚实、远近、有无的关系处理的很好。充分表现了画面客观景物的美。《汉江临眺》中间四句：“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，郡邑浮前浦，波澜动远空。”眼前流入长江的汉水，是实写，江汉之水在天地外奔流是虚写。作者写江，没有从江水本身落笔，而着重描绘与江水有关的天地，对滔滔江水仅用一个“江”字来实写，对江水之势，用“流天地外”四字虚写。写山，作者用了亦虚亦实的写法，山是实的，有是被虚化了的，因为他伴着江汉的波涛，看上去似有似无，朦朦胧胧，亦真亦实。这首诗中，王维写的不是烟雾，也不是云雾，而是汉江汹涌波浪奔腾造成的“水气”之物。王维以“水气之雾“写山色的似有若无，并非要表现山水本身，而是从虚写实，进一步衬托汉江水势之大。这样虚实相生，会启迪读者充分调动生活经历，活跃思维去想像汉江气势，进而领略自然山水的壮丽美景。

  二．动静互见，平易之中见细腻
 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对动、静的处理是很灵活的。即化静为动，又常化动为静。《过香积寺》中写道：“泉声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，”把静态的石，松动员起来，让危石哭泣，叫青松寒冷，笔下 无生命之物仿佛注入了生命一般，这是典型的化静为动。《 栾家濑 》中写道： “飒飒秋雨中，浅浅石溜泻，跳波自相溅，白鹭惊复下，”四句具有动感，雨在下，水在流，波在溅，鸟在飞。但四句之余，给人却是静谧之美，这是典型的化动为静。

    王维对动静处理的更出色的是以声写静。如《鸟鸣涧》中：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这首诗以动衬静，以有声写无声。诗人旨在描写暮夜山间的幽美静谧，却有意打破常规，纯用动境处理。从“花落”到“月出”，再到山鸟的“惊”和“鸣”，无不有动有声。有力的衬托出“人闲”、“夜静”、“山空”，这便是晋宋诗人王籍《若耶溪》中“鸟鸣山更幽”所说的动与静的辩证关系。诗人连桂花开落这样通常不易察觉的细微变化都注意到了，岂不是“人闲”？无声无息的月出竟然会惊动山鸟，山间的空寂幽静更是可想而知。几声鸟鸣之后，一切复归于平静，春山显得更加幽静。同样，在王维其他诗篇中，写山林的幽静，动用各种声响来加从表现也较常见。如《鹿柴》中：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，”以喃喃人语来传送静幽；《竹里馆》中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，”用美妙的琴声烘托静；《过香积寺》中：“古木无人径，深山何处钟，”用悦耳的钟声来显示静；《山居秋暝》中：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，：用泉水石上流的声响显示静。从这些声响中，我体会到了诗人笔下的幽静，领略到了大自然的静美，获得了独特的美的享受，体悟到了诗人厌弃官场，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寻求净地的心境。

    王维还善于捕捉和表现大自然中微妙的音响来写山水之静。如《秋夜独坐》中：“雨中山果落，灯下草虫鸣，”粗读之，我们能听到小虫之鸣，而灯下虫鸣是寻常之事，如果细读，就会发现“雨中山果落”的“落”字，既是一个动作，也是一个声响，它不仅在本句中形成了一种静境，同时又反衬出下句的“鸣”声，只有雨中环境很静，方能显出落果之声，只有听到了轻微的落果声，才显出境之幽静。

3、 描形绘神，追求神形兼备的诗歌意境

我国古典艺术，尤其是古诗与绘画，强调“传神”，要求从“以形写神”，与西方艺术强调对客观事物的模拟相比较，中国古代艺术更侧重于思想感情的表现，如果仅仅将诗写得逼真如画，还算不上最高境界，必须在画中包含着人的气质性格，意趣，兼诗情画意之美，得情景交融之妙，方可称为上品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，在形似的基础上力求神似，如《山居秋暝》中：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竹喧归 浣女， 莲 动下渔舟。随意春芳歌，王孙自可留。”诗人通过对雨后秋山景物的生动描绘，在诗情画意之中寄托了诗人高尚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。首联点明了时间，地点，又为全诗的景物描写在时空、色调上作了一个总的规定，雨后的秋山明快疏朗、清新鲜洁，这样的环境构成了全诗的基调。颔联中上句写静景，雨后的夜空纤尘不染，皎洁的秋月在婆娑的松林中洒下缕缕清辉，这是月光与松枝绘成的画；下句写动景：山间清泉流淌，发出淙淙的水声，这是山石与清泉谱成的曲。一静一动，互为烘托，表现了山中幽清明净的自然之美，描绘出一幅清空鲜洁的月夜秋山图。体现了诗人高洁的志趣和情操。颈联两句，写在青松明月下，在翠竹青莲中，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、勤劳善良的人们，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，反映了诗人对安静、纯朴生活的追求，同时也反衬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。。颔联写物，颈联写人，以人和而望政通，二者又互为补充，泉水、青松、翠竹、青莲，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，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。这些写景，随意挥洒，毫不费力，既写眼前自然之境，又写诗人的人格志趣，形神达到了高度统一，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
4、 生华妙笔，巧布画面色调寄诗情

   浓彩重染与“惜色如金”是古代画家常用的手法。作为画家的王维，诗中常借用画技的手法，注重描绘山水景物或浓艳或淡雅的色彩。《辋川别业》中：“雨中草色绿堪染，水上桃花别样红”这是用大红大绿的色块组合成色彩浓艳的画面。《新晴野望》中的：“白水明田外，碧峰出水后”，这是用皎洁素雅的浅色给人美感。《鹿柴》中的：“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”，也是一例，深林为苍绿，阳光给青苔抹上了一层墨色的翠绿，阳光与树及青苔的色差很明显，但深林的苍绿与青苔的墨绿在浓淡上的差别却并不明显，如果我们细心去玩味一番，就会发现：深林的苍绿要淡于青苔的墨绿，因为阳光照射在树林，使深林如同照片抹上了一层减色液，色调明显淡了些，王维显现色调细微差别的技巧是极高超，纯熟的。

   总起来说，作为诗人，画家兼音乐家于一身的王维，以他独到的目光和艺术匠心创造出一首首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诗，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。我们读到的是诗与画的巧妙融合，

是动与静的互相补充，是浓与淡的生动画面，如一幅幅淡雅有致的山水画轴，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形象与诗人对理想追求的统一，给人以美的享受与人生的美好启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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